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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元风

  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
学佳作，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
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本
报《逸文》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
优秀文稿作品。
  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文
字 富 有 真 情 实 感 ，注 重 地 域 特
色，随笔、诗歌、散文、小说连载
等体裁不限，字数控制在1500字
以内。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
创，因稿件引发的纠纷，由作者
自行承担。
  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事，
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家长里短的
趣事，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
投稿邮箱：410509596@qq.com

□管淑平

 征稿启事 

  通常头天晚上熬夜后，次日早上我会
找个地方吃粥。一般是常去的那家，那里
的粥是白粥，晚粳米熬的。米呈圆形或椭
圆形，丰富饱满，颜色浅白，质地硬韧，熬
出的粥黏性强，柔软可口，再配上一碟下
粥的特色小菜，如豆豉、酸豆角或酱菜之
类，便成了滋补的佳品。沿碗口吮吸几
口，不一会儿，一扫而光，浑身舒爽通畅。
　　粥，是种把稻米、小米或玉米、豆类等
粮食煮成稠糊状的食物。《周书》有云：黄
帝始烹谷为粥，初为食用，后作药用。进
入中古时期，粥的功能更是将食用与药用
高度融合，进入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层
次。粥作为一种民族传统食品，是东方餐
桌上的主食之一。几千年来，粥于国人，
如粥本身一样，稠黏绵密，相濡以沫。
　　年少时，喜欢吃母亲熬的粥。饭出锅
后，锅里剩下白白的薄薄的一层，用铲子
翻过来，黄灿灿的，那就是锅巴。母亲将
米汤倒进去，与锅巴搅和，盖上锅盖，施以
文火，慢慢熬。不一会儿，粥就熬好了。
满满一碗端上来，香喷喷冒着热气。端起
来并不感觉烫。疏忽了，猛不丁呷上一
口，烫得你舌头一卷。然而又不甘心，下
意识朝碗里轻轻吹几口气，呷一口，再吹
口气，再呷一口……少顷，一碗粥见底了，
肚里开始暖暖的。
　　后来生活富足了，粥渐渐淡出人们的
餐桌。大家嫌喝粥太土气、不上档次。早
晨，喜欢喝羊肉汤、牛肉汤什么的，期望自
己的人生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然而，富
贵病却慢慢多起来，高血脂、高血糖纷纷
光顾人们的身体。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
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最适宜身体的还是
最便宜、最普通的家常便饭。平平常常的
馒头、稀粥，才最营养身心。
　　粥开始受到大家的青睐，有的人喜欢
甚至到以粥代饭的地步。单看火候，粥分
老火和生滚；若论品种，有肉粥、菜粥、豆
粥、甜粥、咸粥……上百种之分。从家居
乃至酒肆，遍及粥影。若要领略民间市井
气息，早上到旧巷小食店处，新鲜鱼肉排
开，白粥啵啵在锅，热气蒸腾间，老板打火
掌勺，麻利为食客捧出一碗生滚粥，粥白
晶莹，姜葱相佐，配上两根油条，一个鸡
蛋，一盘咸菜，就是顿美妙的早餐。粥事
顿成幸事。
　　如今，人们的味蕾被各种添加剂刺激
的逐渐敏感了。一碗粥，清香满口，余味
不绝。苏东坡诗云：“夜饥甚，吴子野劝食
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
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炎夏已至，大家
胃口难开，一碗粥，是最佳的选择，养生调
胃，消食化积。大味归淡，此时的粥事，又
尝到时代的迂回之味。

粥事
□甘武进

  “永日向人妍，百合忘忧草。”永远
向着阳光，永远开得灿烂，无忧无虑，
洒脱自在，这就是百合给人的印象。
　　早年久居乡村，我曾多次邂逅百
合花开。那时，因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逛山”就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去深山
看飞鸟相与还，闻野芳发而幽香，听清
泉石上流，常常幻想着自己就是隐居
在乡野间的侠士。当看到在山风中翩
翩起舞的百合摇曳着娇美的身躯的时
候，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像是
侠士遇见了心仪的姑娘一样。
　　的确，百合这种植物比较特别，植
株清丽，面容清秀。其叶如纺锤，呈对
生结构，花有白的，也有红的。但花苞
初上时，却是一种浅浅的黄，像是闺阁
淑女，含蓄与美貌并存，集温婉与诗意
于一身。当露水调皮地滑过花苞跳跃
到叶上时，百合就悄悄罩上了一层朦
胧的美。
　　百合的美赢得了无数诗人的驻
足。宋人韩维《咏百合》诗云：“真葩固
自异，美艳照华馆。叶间鹅翅黄，蕊极
银丝满。并萼虽可佳，幽根独无伴。
才思羡游蜂，低飞时款款。”他把百合
天然的一面描绘了出来，从初生吐芽
到骨朵绽放，那种生长过程中的细腻
和贴切在字里行间尽显。陆游也喜欢
百合，他在窗前种了两丛百合，并乘兴

写了首诗：“方兰移取遍中林，余地何
妨种玉簪。更乞两丛香百合，老翁七
十尚童心。”看来，爱美之心真是人皆
有之，连久经沙场、见过无数大世面的
诗人也抵挡不住。这是草木的幸运，
也是诗人的幸运。
　　很多植物都集观赏、食用、药用价
值于一身，百合也不例外。药书里记
载，它归心、肺二经，能生津润肺止咳，
化痰清心安神。可以说，百合是寻常人
家的宝，是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
　　写百合的文字，我最喜欢德富芦
花的《山百合》。“早晨听到门外传来卖
花翁的声音，出去一看，只见他担着夏
菊、吾妻菊等黄紫相间的花儿，中间杂
着两三枝百合。随即全部买下，插入
瓷瓶，置于我的书桌之右。清香满室。
有时于蟹行鸟迹之中倦怠了，移目对
此君，神思转而飞向青山深处。”读着
这样舒朗的文字，百合的模样又一次
变得清晰起来，美好，尽在不言中。

夏天里的百合花

骨子里的善良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逐渐丰
富，身上的很多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变化。可是，有一样东西却永远
改变不了，那就是善良。
　　小时候，父亲常对我和弟弟说“良
田多不如心眼好”“人善人欺天不欺，
人恶人怕天不怕”，叮嘱我们为人要善
良。如今，父亲离开已整整十年，可他
亲手抄写的《三字经》我还珍藏在
家里。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经济还
比较落后，很多生活用品需要赶集置
办。记得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驮着
上小学的我去赶集。回家的路上，我
们遇到同村一位六十多岁的大伯，他
扛着盛满蔬菜的尼龙袋子，手里还拎
着一块厚实的菜板。父亲把我抱下自
行车：“好孩子，在路边等我，我先把大
伯送回家。”年幼的我瞬时哭了：父亲
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撇在路上呢？后
来，从方圆几个村老少爷们儿对父亲
的夸赞里，我找到了答案。直到现在，
大家还都念叨父亲是个好人。
　　麦季是农村一年里最忙的季节。
过去，农村没有联合收割机，要用镰刀
收割小麦，再用脱粒机把小麦打出来，
这往往需要几户人家合伙干。记得有
一年，父亲好不容易找到脱粒机，可是
找邻居帮忙的时候，却被拒绝了。父
亲没说什么，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弟俩，
硬是把一大垛小麦打了出来。不巧，
第二天邻居家打麦子的时候，眼瞅着
天就要下雨，而麦子若不能及时打出
来是很容易发霉的。在这个节骨眼
上，从田地回家的父亲了解情况后，二
话没说便帮着邻居忙活起来。母亲怪
父亲没记性，父亲却说：“计较不好，低
头不见抬头见的，都不容易。”至今，邻
居家还对此事感到羞愧和感恩。父亲

走后，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他们给
了她很多关照。
　　2017年，组织安排我到北京工作
了一年。当时，我在西单附近租的房
子，离地铁4号线灵境胡同站很近，几
乎每天都要经过那里。一个冬日的午
后，我从国家图书馆回来，看到一位穿
黄大衣的老人，在地铁口路边的道石
上，用粉笔在写着什么。走近了看，字
写得娟秀工整，全是歌颂党的好政策
的句子，不由对他产生了好感。
　　谈话间得知，老人喜欢写粉笔字，
也喜欢读书。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来这
里写字，怕伤他自尊。当我下意识从
口袋里掏钱时，才发现只有乘车卡和
手机了。于是，我走到旁边的包子铺，
和老板说明来意，用手机里的红包换
了十元钱，悄悄放在老人身边的盒子
里。他写得很投入，没有觉察到，我也
没希望他看到，只想用这种方式让他
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回到办公室，和
领导同事聊起来，大家夸我重感情、心
眼儿好。我想，我只不过是按照自己
的思想去做罢了。
　　有一次回老家，和母亲聊起这些
事情。她笑着说，“傻孩子，你还记得
不？你上高中时，有一次在放学的路
上把一个走夜路的老人送回家了。隔
了一些日子，老人还专门登门拜访呢，
夸我们养了个好孩子。”娘俩会心地
笑了。
　　如今，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对于生
活有了自己的思考，脾气和为人处世
的态度也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是，
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长在骨子里的
善良。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善举，改变
不了什么，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一些
善举，这个社会便会增添很多温暖、美
好和力量。

茶旅

打包起尘世的喧闹，
拾掇完倦怠的背包。
携一份恬淡远走，

赶赴一场春夏之守候。
山田一色，

品茶韵悠扬，
指尖摩挲，

惟掌心留香。

山林庙宇的沉吟，
磐峙逶迤。

水晕茶舞的曼妙，
翩跹陆离。
雨至清明，

嗅几饼鲜馨，
老树新绿，

祭一腔悲悯。
胼胝间溢出馥郁，

抵一颗匠心，
素手巧弄，

许杯茶兴味，
倾奉禅音。

本无意相交，
只盼栖水而安，
怎料西子柔情，

清风做媒，
茶香为伴。

思绪揉进薄凉的夜色，
饮一场清欢，

余生酿进微醺的浊酒，
甘囿于平淡。

终于，
风轻云淡处镌刻下永恒，

祈愿每一叶茶与流水的相逢。

隐秘中，
一只叫嚣的兽，

囚于寂寥，
残卷起铁的意志，
动辄呼风唤雨，

侵蚀细胞的每一方寸。

路灯的光影被拉长，
一不小心，

勾画出星河的模样
光亮溢出眼眶，

就能窥探生死起落。

陡然间，
记忆被肢解，
片刻的留白，
被反复倒带，

刚结束一场力竭的诡辩，
任凭思绪颠沛流离。

月亮下，
那颗流浪的心，
还是逃不过，
被岁月逮捕，
只淡然拾起，

卸甲归田的宁静。

困意缥缈录

唐岛湾逸致
□陈效华

风来躺之浪来迎，
侧眼高空瞰构松。
信步唐岛丈海崖，
遥指北方画长城。

□姜珊

□姜珊

诗三首


